
2021 年 3 ?， 山西太钢不锈钢精密带钢有限公司的合同比去年同期增加
了 50%， 市场需求十分红火。 该公司今春以来始终产销两旺， 春节期间也是满

负荷运转， 2 ?份?产能 2000 ?的生产线， 实际交货达 2100 ?。

曾经亏损多年的精带公司， 何以跃出了市场的波谷？

产品是市场的终极通关密码。 一切还得从 “手撕钢” 说起， 它是一种能够
被徒手撕碎、 厚度只有一张 A4 纸四分之一的不锈钢箔材。 过去， 其核心技术

被少数国家掌握， 制约了我国航空航天、 电子机械等高精尖领域的长远发展。

精带公司党总支书记、 经理王天翔说， 经过多年的攻关， 精带生产的厚度

0.02 毫米、 宽度 600 毫米的不锈钢箔材， 产品实物质量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

中国宝武太钢集团成为全球唯一可批量生产宽幅超薄不锈钢精密带钢的企业。

2020 年 5 ? 12 日， 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西太钢不锈钢精密带钢有限公司

考察调研， 称赞 “手撕钢” 说， “百炼钢做成了绕指柔”。 他指出， 产品和技术
是企业安身立命之本。 希望企业在科技创新上再接再厉、 勇攀高峰， 在支撑先

进制造业发展方面迈出新的更大步伐。

在习近平总书记 “再接再厉、 勇攀高峰” 的嘱托激励下， 是年 8 ? 16 日

上午， 精带公司再次突破了极限尺寸， 成功轧出了厚度 0.015 毫米、 实际宽度

600 毫米的不锈钢精密箔材。

“钢铁侠”站在新的历史舞台
“南宝北太。 ”

我国钢铁行业的这句行话， 说的

是不锈钢生产的一南一北两家领军企

业：南有宝钢，北有太钢。

如今， 宝钢与太钢都已成为全球

最大钢铁企业———中国宝武旗下的骨

干企业。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被国家

定位于发展特种钢的太钢， 担负起了

中国宝武不锈钢产业一体化运营平台

公司的使命与责任。

在这“十四五”的开局之年，中国

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

事长陈德荣说， 中国宝武已经确立了

“成为全球钢铁业引领者” 的愿景，要

以技术引领实现做强、 以效益引领实

现做优，以规模引领实现做大。中国宝

武将全力支持太钢集团做强做优做大

不锈钢产业，打造世界级不锈钢旗舰。

王天翔和他的“钢铁侠”团队，正

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舞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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茛太钢厂区远眺 王旭宏摄 （制图： 李洁）

▲ “钢铁侠” 王天翔近影。 王旭宏摄

荨仪器显示 “手撕钢” 的厚度仅0.020 毫米。 （除署名外，

均新华社发）

“手撕钢” 可轻易徒手撕开

太钢精带 “手撕钢” 生产车间

超薄带状不锈钢

王天翔和他的团队:
了不起的“钢铁侠”

本报记者 郑蔚

身处漩涡中
更需“多看一步棋”

王天翔在担任太钢精带公司经理之

前， 已在太钢各工序和岗位摸爬滚打了

27 年， 曾担任过热连轧厂厂长 、 集团

装备部长等关键职务， 积累了丰富的生

产运营和设备管理经验。

没想到， 集团领导偏偏给了他一个

“苦差事”。

2016 年 2 月的一幕 ， 王天翔至今

记得： 太钢集团主要领导找他谈话。 两

个都是直来直去不绕弯子的人， 领导语

气沉重而恳切： 精带公司从体量上说是

“小厂”， 但担负着攻克 “卡脖子” 技术

的国家使命。 集团下定决心， 不能让它

继续亏损下去了， 再没有突破性进展，

没法向国家 、 社会和全体干部职工交

代。 你要把担子挑起来， 彻底改变现有

局面。

王天翔感受到了这份托付的重量：

他对精带公司确实知根知底 ， 2008 年

精带项目开工时 ， 他是集团的装备部

长， 集团范围内大型设备的安装、 维护

和定检定修都归装备部管理 。 诸多原

因 ， 让精带自建厂以来就没赚过 1 分

钱， 已连亏了 7 年。 王天翔接到的任务

是当年盈利 1 元。

盈利指标越低 ， 意味着扭亏难度

越大。

2016 年 2 月 25 日， 王天翔走马上

任， 走进熟悉的精带厂房， 迎接他的是

200 多名职工充满期盼的目光。

2008 年， 太钢集团投资 10 亿元建

设精带生产线， 集成引进了当时世界上

顶级的设备 ， 国内仅此一套 。 但 2012

年投产以来， 只能轧出 0.1-0.5 毫米的

厚板， 始终无法达到设计标准。 厂里为

此请来外国专家会诊， 但依然实现不了

预定目标， 外国专家最后留下一句话：

“原材料差一点点， 设备差一点点， 人

员也差一点点， 最后加起来， 就差得太

多了。”

王天翔明白， 他已站在诸多矛盾汇

聚的漩涡中心。 他认为外国专家说得很

中肯： 要生产出高精尖产品， 设备、 材

质、 工艺、 员工确实样样都必须 “一点

也不差”！

他坚信，出路，就在他和他的团队站

着的这间精带厂房里。 他对员工说：“精

带长期亏损， 是因为只能生产普通厚板

这种‘大路货’，产品在国内外市场没有

竞争力。而低端产品已经饱和，市场缠斗

只能打价格战，企业永无生路。唯有勇于

创新，研发高精尖的不锈钢产品，占领市

场制高点，才能突出重围！ ”

王天翔认准的目标就是宽幅超薄不

锈精密带钢， 这是钢铁材料的明珠， 代

表着不锈钢和钢铁工业的重要方向。 当

时， 全国的精密带钢市场年消费量 50

万吨以上， 而超薄带钢主要依赖进口，

厚度为 0.05-0.03 毫米的用于电子精

密制造的超薄精带， 外方对我高价限

售； 厚度为 0.03-0.02 毫米的， 用于

航天航空和核电、 军工领域的箔材，

对我严格禁售； 宽幅大于 400 毫米，

可用于核电、 军工、 高端电子和新能

源的超薄精带， 国际上也是空白。 而

在国家重大战略和重点新兴领域， 则

亟需宽幅超薄不锈精密带钢。

但当时的精带公司多数员工并不

看好他的 “创新战略”。 “这套设备

已经被外国专家判了 ‘死刑’， 我们

不可能干成的！” “创新是要成本的，

我们收入都见底了， 万一创新失败，

这成本我们承担不起！”

他知道，因为连年亏损，精带员工

的收入仅为其他厂的三分之二， 低收

入直接影响团队士气， 个别员工外出

时甚至会把工作服上的单位名称遮挡

起来。 精带员工既渴望企业扭亏为盈

打翻身仗，又实在是“输不起”了。

生死存亡之际， 唯有一战！

王天翔和班子成员统一思想：“我

们是中国钢铁企业里最有可能轧出

0.02 毫米不锈钢箔材的公司。 摘取这

不锈钢皇冠上的明珠，舍我其谁？ ”

为实现研制 0.02 毫米不锈钢箔

材的目标， 王天翔推出了设备功能精

度、 工艺控制精度的 “双精度管理”。

碱液循环箱内有污垢， 看似不影响使

用， 但对设备精度有影响， 他带头爬

进去清理； 轧制油多年未更换， 对产

品表面质量和产品性能略有影响， 但

换一次要 120 万元， 换不换？ 王天翔

咬咬牙： 换！ 没有极致的管理就没有

极致的产品！

“何以称英雄 ， 识以领其先 。”

王天翔带领精带团队， 第一年就盈利

500 万元， 第二年又盈利 1036 万元，

第三年盈利 1500 万元。 记者采访了

多位精带员工， 请他们谈谈精带何以

摘得 “不锈钢皇冠上的明珠”， 众人

交口赞誉王天翔： “事实证明， 还是

王总有胆识！”

“我读大学时， 班里男生热衷下

围棋。 我没学过围棋， 所以开始尽输

棋， 没同学愿意跟我下。 记得班里的

围棋大王说了句话给我印象特别深

刻： ‘我每次能赢你， 就是因为我每

次都能比你多看一步棋！’”

胜在 “多看一步棋”， 这是视野

之胜、 格局之胜！

大学毕业时， 班里依然没有同学

愿意和王天翔下围棋， 因为他已经能

够比围棋大王 “多看一步棋”。

将喜怒哀乐融入企业
方能坚守产业报国初心

王天翔是 “60 后”， 与抗日名将

吉鸿昌、 吉星文是同乡， 河南周口扶

沟县人。 扶沟地处豫东平原， “我直

到去太原上大学 ， 才第一次见到了大

山， 老家是一望无际的平原。” 王天翔

告诉记者。

他说， “父亲是那种本本分分的农

民， 还读过一点书， 所以当了生产队的

会计。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 生产队的每

一笔账， 父亲都记得仔仔细细。 老家的

顶棚通风干燥， 老鼠也不上去， 所以全

堆着生产队的账本。 敬业和本分， 是父

亲对我人格影响深远的两大要素。”

1989 年大学毕业 ， 他选择了太钢

集团。 “产业报国的初心， 于我而言是

进入太钢后逐步树立起来的 。 刚进厂

时， 我分在钳工班， 最初的出发点就是

‘怎么把设备的故障率降下来？’ 后来岗

位不断调动， 先后在机械动力处、 装备

部、 热连轧厂工作， 所以思考的问题也

不断变化， 开始考虑 ‘怎么让咱们产品

的质量更高？’ ‘怎么让咱的产品能满

足客户需求， 从而在市场上有竞争力？’

现在， 整天在琢磨 ‘怎么突破那些卡脖

子技术？’ 当你逐步将自己的追求、 自

己的喜怒哀乐同企业的成败， 甚至同行

业的兴衰， 乃至整个国家的发展融合在

一起的时候， 这个产业报国的初心就自

然而然建立起来了。” 王天翔说。

“您能介绍一下， ‘手撕钢’ 最难

的关键技术是哪一项吗？ 一旦突破了哪

项难关 ， 您就知道可以大功告成了 ？”

记者问。

“别的项目科技创新可能会这样，

但不锈钢箔材研制有它的特殊性，” 王

天翔答， “‘手撕钢’ 要攻克轧制、 退

火、 高等级表面控制和性能控制这 4 大

技术难题。 它的整个生产流程从大的方

面来说要连续经过 5 条生产线： 最初是

冷轧生产线把厚板轧薄， 再进入光亮退

火线反复加热轧得更薄， 再到拉伸矫平

线实现板型平整， 还要通过去应力生产

线消除箔材的应力， 最后通过分条纵切

线切割成用户需要的尺寸， 最后打包完

成。 哪一条生产线上的哪一个设备或者

工艺环节出了问题， 箔材就卡住走不下

去， 它就成了关键问题。”

王天翔知道， 要激励员工自发地投

身创新，必须建立新的考核激励机制，让

员工从创新中获益， 从获益中看到创新

的希望，创新的积极性才能长久保持，进

而升华为其产业报国的内生动力。 原有

的考核机制是收入和员工的产量挂钩，

万一创新失败，员工就拿不到工资；他新

推出的考核机制是激励创新， 员工只要

完成 1 吨超薄精带， 考核时按完成普通

钢材 75 吨甚至 100 吨计产，员工就不怕

创新中的失败了。去年，精带员工的收入

已比 6 年前增长了近 1 倍。

“钢铁侠”不是骂出来的
关键要激发年轻人潜力

精带的企业文化不仅鼓励创新， 还

宽容失败。

在 2 年多的 “手撕钢” 研制攻关过

程中， 王天翔率领研发团队先后攻克了

175 个设备难题、 452 个工艺难题， 经

历了 700 多次试验， 直到 2018 年才终

于实现了 “手撕钢” 的量产。

700 多次试验， 其中有多少次失败

到几乎令人 “绝望 ”？ 记者问王天翔 ，

哪项试验失败最让您心痛？ 他说， 就是

箔材在轧制过程中突发断带。 那时箔材

已经压得极薄了 ， 断带就是一次 “爆

炸”， 箔材碎成粉末， 必须一点点清理，

要耗费大量时间和人力。

精带公司党总支副书记樊中业告诉

记者， 有次断带 “爆炸” 后， 王天翔独

自一人在控制室里坐了一个多小时， 可

见其内心的压力之大。

那么多次试验失败， 失败后王天翔

有没有 “骂人”？ 精带技术研发平台主

管赵永顺说： 王总是个 “不骂人” 的领

导。 那么多试验失败， 没见他骂过谁。

从不诿过于人， 因此大家愿意跟他干。

轧制作业区主管段浩杰说， 每次试

验失败后， 王总就召开专题分析会， 分

析会没有层层领导从小到大轮流讲话的

“套路”， 而是每人先把对问题的分析直

接写在一块白板上， 然后集体讨论， 哪

些分析确有道理， 再一起商讨形成应对

之策， 通常半小时散会， 马上再干。 要

是再失败， 那就再开白板分析会， 绝对

坚持问题导向， 务实高效， 不说空话。

“为什么试验失败了那么多次， 您

从不骂人？” 记者问王天翔。

“有人说， 这是因为我性格 ‘绵善

（太原方言， 温和之意）’， 其实不完全

是这样。 这些年， 对不称职的干部， 我

们也处分了好多个。 早些年， 有一次我

向领导提个建议， 结果话没说完， 领导

就把我劈头盖脸说了一顿， 我心里很不

好受。 我认为， ‘骂人’ 其实是为了掩

饰自己对事物的不了解。 何况精带公司

目前 200 多名员工中， 80 后、 90 后占

了七成多， 这个团队是年轻的。 我确实

想要把这些年轻人都锻造成 ‘钢铁侠’，

但 ‘钢铁侠’ 肯定不是骂出来的。 最关

键的是， 不仅你不知道他们的潜力， 就

是他们的父母， 甚至他们自己都不知道

自身真正的潜力是什么， 所以要尊重他

们、 爱护他们， 帮助他们树立人生的目

标。 目标， 才是他们最好的老师。”

精带质量技术部副部长廖席说 ：

“我其实感觉王总挺 ‘潮’ 的， 一出什

么新的电子产品， 知名品牌的手机出了

什么新款， 王总都会来问我们年轻人，

甚至会问到 ‘它的结构主板是用的什么

箔材？’ 这样的细节。 我跟他出差， 无

论坐高铁还是乘飞机， 他都会带一本书

在路上看。 有一次， 他看了华为公司出

的 《以奋斗者为本》 这本书， 还向我推

荐说， ‘以奋斗者为本’， 是非常重要

的管理理念。”

一个个精带的年轻人在王天翔的鼓

励下成长为 “钢铁侠”。 现为生产部副

部长的韩小泉曾负责一款超平料新品的

研发， 一度久攻不克， 他很苦恼。 而王

天翔总是报之以鼓励 ： “我知道有困

难， 但别放弃。” 终于有一天， 20 多吨

超平箔材一次生产成功， 他激动得半夜

里在生产线边上打电话给王天翔， 连声

说： “成功了！ 成功了！”

请来专家学者
联袂破解“卡脖子”难题

抱团攻克 “手撕钢” 难题的， 远不

止精带的 200 多员工。

北京科技大学钢铁共性技术协同创

新中心教授、 博士生导师王丽君告诉记

者， 炼钢过程中产生的夹杂物， 会残留

在钢体里。 钢材越薄， 对板材的洁净度

要求越高。 如果说， 普通钢材中夹杂物

颗粒的尺寸大约为 10-20μ， 而 “手撕

钢” 自身的厚度才是 20μ， 其夹杂物颗

粒大小不能超过 1 个 μ。 夹杂物颗粒大

了不仅会给 “手撕钢 ” 的表面带来瑕

疵 ， 甚至会直接造成断带 。 而一个

“μ” 仅为 0.000001 米 ， 这么小的夹杂

物靠肉眼是看不见的 ， 只有用放大

2000 倍的扫描电镜才能发现 ， 还要用

能谱分析仪来确定其成分。

为了给 “手撕钢 ” 提供更纯净的

母材 ， 王丽君率领的北科大研发团队

这些年奔波于北京和太原之间 ， 每个

月至少去一次太钢 。 从夹杂物生成热

力学 、 精炼渣系的设计和优化等基础

研究的范畴 ， 不断发现让钢材更纯净

的科学规律 ， 为精带提供技术建议 ，

而王天翔团队则将其转化为生产技术

方案 。 功夫不负有心人 ， 王丽君教授

与太钢合作共同研发成功的 “超纯净

不锈钢脱氧及夹杂物控制关键技术开

发与应用” 项目， 获得了 2017 年冶金

科学技术一等奖 ， 解决了 “手撕钢 ”

的第一个难题。

王天翔告诉记者， 攻克 “手撕钢”

绝非精带一家之功 ， 山西省科技厅将

此项目立为省重大科技专项 。 省 、 市

科技局和工信厅 ， 以及太原理工大 、

太原科技大学等与精带联袂成立了

“手撕钢” 研发中心， 可谓产学研政联

手攻关 。 精带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 ，

充分发挥了企业主体作用 ， 而来自政

府部门的研发投入也缓解了资金紧张

的燃眉之急 。 产学研合作各方事先约

定 ， 研发成果共同享有 ， 申报专利以

研发方为主。

太原科技大学周存龙教授是王天翔

的 “师兄 ”， 负责协助攻关 “手撕钢 ”

的精整线上的拉伸弯曲矫直和分条切割

技术。 为了解决同样肉眼看不见的带材

内应力变化 ， 他们开发了多种专用设

备， 取得研究数据， 再通过 “弹塑性变

形理论” 分析， 为精带提供解决方案。

为了证明 “手撕钢” 具有客户要求的弯

曲 20 万次的性能， 周存龙还率队研发

出了 “弯曲疲劳 、 拉伸弯曲专用实验

装置”， 有力推进了 “手撕钢” 的研发

进程。

如今， 精带公司自主设计集成的全

球首条宽幅超薄不锈精密带钢全流程、

智能化生产线， 已经达到了硬态产品硬

度世界最高、 软态产品综合性能世界最

优、 特殊功能性产品世界首创的水准，

获得授权发明专利 80 件， 制定行业标

准 1 项， 实现专有技术 227 项， 产学研

合作各方发表论文 74 篇， “宽幅超薄

精密不锈带钢工艺技术及系列产品开

发” 获得了 2019 年冶金科学技术奖特

等奖 。 2020 年底 ， 该项目还获得了有

“中国工业奥斯卡” 之称的 “中国工业

大奖”。


